
□ 刚星莎

北 京 团 城 演 武 厅 建 于 清 乾 隆 十 四 年

（1749 年），位于峰峦连绵、风景秀丽的香山南

麓 ，是 北 京 仅 存 的 城 池 、殿 宇 、亭 台 、碉 楼 、教

场混为一体的武备建筑群。团城演武厅是乾

隆皇帝阅兵的场所，又是健锐营演武之地，布

局别具特色，建筑宏伟壮观。

为什么要建团城演武厅？这 与 大 小 金 川

之役有关。大金川即今天四川阿坝藏族自治

州 的 金 川 县 ，小 金 川 即 今 天 四 川 阿 坝 藏 族 自

治州的小金县。大小金川位于今四川西北部

大 渡 河 上 游 ，是 内 地 进 入 青 藏 高 原 的 必 经 之

路，其战略意义十分重要。这里居住着羌族、

藏族，十分彪悍、骁勇善战。当时清政府对这

里 实 行 土 司 管 理 制 度 ，即 任 命 当 地 少 数 民 族

的 首 领 为 地 方 管 理 者 ，称 为 土 司 。 乾 隆 十 一

年（1746 年），大 金 川 土 司 莎 罗 奔 劫 夺 小 金 川

土司泽旺，经清政府干预后释还。次年，莎罗

奔又攻明正土司（今四川康定地区）等地。莎

罗 奔 拥 兵 自 重 ，阻 断 了 中 原 地 区 与 藏 区 的 贸

易往来，清廷屡次警告都无效果。于是，乾隆

皇帝决定攻打大金川。

当 时 ，金 川 防 御 的 主 要 壁 垒 是 碉 楼 。 碉

楼 全 部 用 石 头 垒 起 ，高 度 有 十 几 米 、二 十 几

米、三十几米，甚至更高，形状有四角形、六角

形 、八 角 形 、多 角 形 的 ，每 层 四 周 墙 上 开 有 竖

长 方 形 的 瞭 望 孔 ，也 是 射 击 孔 。 碉 楼 里 储 有

水和粮食，可以长期驻守。当时的人们形容，

“ 碉 楼 如 小 城 ，下 大 巅 细 。 有 高 至 三 四 十 丈

者 ，中 有 数 十 层 。 每 层 四 面 ，各 有 方 孔 ，可 施

枪 炮 。 家 各 有 之 ，特 高 低 不 一 耳 。”碉 楼 之 间

有 暗 道 相 连 ，彼 此 相 通 ，形 成 碉 楼 防 御 体 系 。

“攻一碉难于克一城。”

乾 隆 十 二 年（1747 年），乾 隆 皇 帝 派 张 广

泗 任 川 陕 总 督 ，征 伐 莎 罗 奔 。 莎 罗 奔 凭 借 碉

楼 严 密 防 备 ，张 广 泗 束 手 无 策 。 他 给 乾 隆 皇

帝 的 奏 折 中 ，专 门 讲 到 碉 楼 的 易 守 难 攻 ，种

种 攻 法 均 不 得 奏 效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，次 年 4

月 ，乾 隆 皇 帝 又 命 大 学 士 、军 机 大 臣 、果 毅 公

讷 亲 为 经 略 ，前 往 增 援 ，但 仍 攻 不 下 碉 楼 ，清

军 大 败 。 同 年 12 月 ，乾 隆 皇 帝 以 贻 误 军 机 罪

斩 张 广 泗 ，讷 亲 亦 被 赐 死 ，改 用 大 学 士 傅 恒

为 统 帅 。

面 对 如 此 难 攻 的 碉 楼 ，乾 隆 皇 帝 决 定 从

北京八旗军中选拔优秀者，组成云梯兵，专门

针 对 金 川 碉 楼 进 行 训 练 。 乾 隆 十 三 年（1748

年），300 名精锐士兵开始训练，但远远不能满

足征讨金川的需要，不久，云梯兵扩军至 1000

人，后增加到 3000 人。

为 了 进 行 操 练 ，乾 隆 皇 帝 下 令 在 北 京 香

山 脚 下 建 了 一 座 演 武 厅 ，在 演 武 场 上 专 门 修

建了碉楼，以供士兵演练攻占之用，同时在演

武 场 上 修 建 了 一 个 城 池 称 团 城 ，以 供 视 察 检

阅部队之用。所以此处称团城演武厅。

乾 隆 十 四 年（1749 年），清 军 成 功 劝 降 莎

罗 奔 ，第 一 次 金 川 战 役 结 束 ，没 有 用 上 云 梯

兵 。 乾 隆 三 十 六 年（1771 年），第 二 次 金 川 战

役 爆 发 ，这 一 次 ，乾 隆 皇 帝 派 遣 云 梯 兵 上 阵 ，

攻 下 许 多 碉 楼 ，并 于 乾 隆 四 十 一 年（1776 年）

取得战役的胜利。

在 第 一 次 大 小 金 川 战 役 结 束 后 ，乾 隆 皇

帝 即 下 诏 ，命 将 云 梯 兵 改 编 为 健 锐 营 。 健 锐

营也是八旗军的特种部队。大小金川战役胜

利后，乾隆皇帝看到了这支精锐部队的价值，

决定保留这支部队。

团城演武厅是健锐营的核心。健 锐 营 总

人数为 3000 人，实行八旗军建制，依照八旗建

制分为左右两翼，左翼为镶黄、正白、镶白、正

蓝 四 旗 ，右 翼 为 正 黄 、正 红 、镶 红 、镶 蓝 四 旗 。

健锐营设掌印大臣，人数不定，由在京的王公

大 臣 担 任 。 掌 印 大 臣 之 下 设 翼 长 两 名 ，分 掌

左 右 两 翼 。 翼 长 下 设 参 领 八 名 ，掌 管 各 旗 。

旗 内 设 前 锋 校 十 余 名 ，其 作 用 类 似 现 代 军 队

中 的 排 长 ，是 最 低 级 别 的 军 官 。 健 锐 营 士 兵

称 前 锋 ，除 了 前 锋 还 有 委 前 锋 ，相 当 于 后 备

军 。 在 正 规 军 之 外 ，旗 内 少 年 还 会 组 成 养 育

兵 ，超 过 一 定 年 龄 的 健 锐 营 子 弟 经 过 选 拔 可

以 加 入 养 育 兵 ，成 年 后 的 养 育 兵 可 以 应 考 委

前锋，成为健锐营的正式士兵。

健 锐 营 驻 地 有 如 鸟 儿 的 两 翼 ，由 静 宜 园

（今 香 山 公 园）宫 门 两 侧 向 东 北 、向 南 延 伸 。

香 山 东 北 的 山 麓 驻 扎 左 翼 健 锐 营 ，香 山 南 侧

山麓驻扎右翼健锐营。这种布局随着山峦的

走 向 ，如 同 凤 凰 的 双 翼 伸 展 开 ，左 边 四 旗 、右

边四旗则建在随山冈起伏的自然地貌上。健

锐营实行亦兵亦农，驻地既是营房也是农场，

还 办 有 子 弟 学 校 。《红 楼 梦》作 者 曹 雪 芹 在 西

山 的 故 居 就 在 正 白 旗 驻 地 ，位 于 今 天 的 北 京

植 物 园 内 。 而 团 城 演 武 厅 则 位 于 静 宜 园 前 ，

处在中心位置。

健锐营日常除训练外，还担任静宜园、圆

明园、颐和园等皇家园林的守卫。皇帝出巡，

则 派 官 兵 随 扈 ，巡 逻 行 营 。 嘉 庆 二 十 四 年

（1819 年）添 设 火 班 ，专 掌 宫 内 及 圆 明 园 的 救

火 事 宜 。 健 锐 营 还 设 有 船 营 ，是 清 军 中 的 水

师 ，这 支 水 上 部 队 每 年 都 会 在 颐 和 园 的 昆 明

湖上为皇室和大臣们表演水战技术。

健锐营在多次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比如，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 年），新疆爆发大小

和 卓 之 乱 ，清 军 前 往 镇 压 ，履 攻 不 克 ，乾 隆 皇

帝 遂 下 令 派 出 健 锐 营 。 乾 隆 二 十 四 年（1759

年），健 锐 营 以 寡 敌 众 ，击 退 了 5000 多 名 敌 军

的 围 攻 ，最 终 平 定 大 小 和 卓 之 乱 。 作 为 关 键

之役的首功部队，健锐营受到乾隆皇帝嘉奖。

比如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 年），缅甸王朝侵

犯 云 南 边 境 九 龙 江 ，清 政 府 下 令 云 贵 总 督 刘

藻 等 迎 击 ，军 事 进 展 不 利 。 乾 隆 三 十 二 年

（1767 年），乾 隆 皇 帝 改 派 健 锐 营 总 理 大 臣 明

瑞 为 云 贵 总 督 ，遣 健 锐 营 入 滇 ，两 年 后 ，缅 王

乞降。

又如，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 年），台湾天地

会 首 领 林 爽 文 率 众 起 义 ，福 建 驻 军 奉 命 渡 海

镇 压 ，但 数 月 之 间 徒 有 伤 亡 ，军 事 上 毫 无 进

展 。 不 久 ，乾 隆 皇 帝 下 诏 派 出 健 锐 营 。 健 锐

营 于 当 年 11 月 抵 达 台 湾 ，次 年 正 月 即 平 定 林

爽文起义军，一个月后又平定庄大田起义军，

在 两 个 月 内 彻 底 平 定 台 湾 天 地 会 起 义 ，受 到

乾隆皇帝嘉奖。

再如，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 年），尼泊尔的

廓 尔 喀 人 进 兵 西 藏 ，一 度 攻 至 日 喀 则 一 线 。

次 年 ，健 锐 营 奉 命 前 往 迎 敌 ，军 队 自 青 海 入

藏 ，六 战 六 捷 ，同 年 8 月 班 师 回 京 ，受 到 乾 隆

皇帝嘉奖。

当然，健锐营作战也有败绩。比如，咸丰

十年（1860 年）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英法联

军 进 攻 北 京 ，健 锐 营 作 为 京 畿 守 卫 部 队 的 精

锐 之 师 参 与 京 师 保 卫 战 ，伤 亡 惨 重 ，最 终 惨

败。健锐营正白旗全体官兵除一名前锋外全

部阵亡。再如，同治年间，健锐营被调往江南

参 与 剿 灭 太 平 天 国 和 捻 军 的 战 斗 ，在 整 个 战

争中，健锐营不复当年之勇，仅有一成左右官

兵活着返回北京。又如，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

年）8 月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健锐营官兵奉命

进 城 增 援 守 军 ，在 地 安 门 与 进 城 的 八 国 联 军

展开激战，伤亡惨重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

八 国 联 军 的 进 城 ，为 慈 禧 太 后 的 逃 亡 争 取 了

时 间 ，这 是 健 锐 营 最 后 一 次 执 行 战 斗 任 务 。

辛亥革命后，健锐营作为军事单位彻底消失。

团城演武厅是健锐营的标志。皇 帝 在 这

里检阅部队，在这里奖赏将士，在这里观看新

的 武 器 ，在 这 里 演 练 新 的 战 法 。 乾 隆 皇 帝 一

生 来 过 团 城 演 武 厅 21 次 ，嘉 庆 皇 帝 来 过 15

次 ，道 光 皇 帝 来 过 4 次 ，随 着 国 力 衰 落 ，以 后

的 皇 帝 没 来 过 这 里 。 乾 隆 三 十 七 年（1772

年），乾隆皇帝到团城演武厅阅兵后，写下《御

制阅武诗》：

八旗子弟兵，健锐此居营。

聚处无他诱，勤操自致精。

一时看斫阵，异日待干城。

亦已收明效，西师颇著名。

团 城 演 武 厅 现 存 主 要 建 筑 有 团 城 、演 武

场、碑亭等。

团 城 是 一 座 圆 形 城 墙 围 成 的 城 池 ，东 西

直 径 51.2 米 ，南 北 直 径 40 米 。 城 墙 高 11 米 、

宽 5 米 、周 长 仅 190 米 ，围 成 一 个 1800 平 方 米

的 圆 形 空 场 。 城 墙 上 南 北 各 有 一 座 城 门 ，城

门有拱形门洞，供人出入，南北城门门洞上方

各有汉白玉门额一块，南城门门额书“威宣壁

垒 ”，北 城 门 门 额 书“ 志 喻 金 汤 ”，均 为 乾 隆 皇

帝御书。南北城门之上建有绿瓦重檐歇山屋

顶 的 城 楼 ，南 侧 城 楼 5 开 间 ，为 皇 帝 阅 兵 时 大

臣 休 息 之 处 ，北 侧 城 楼 3 开 间 ，楼 内 有 一 座 巨

大的卧碑，碑文为乾隆皇帝御撰《御制实胜寺

后记》，以汉、满、蒙、藏四种文字题刻，记述了

健锐营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立下的赫赫战

功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团 城 南 城 门 外 为 演 武 场 ，演 武 场 西 侧 建

有 一 座 碉 楼 ，是 当 时 为 演 练 攻 占 碉 楼 所 建 。

东侧当时建有跑马皇城，在演练时，骑兵在跑

马 皇 城 中 待 命 ，命 令 一 下 ，骑 兵 从 中 冲 出 ，进

行马上演练，有的进行骑射，包括骑马射箭和

射 枪 ；有 的 进 行 马 术 训 练 ，包 括 马 背 倒 立 、镫

里藏身、左右跨马等。

现 在 ，演 武 场 上 还 有 一 座 碑 亭 ，内 有 石

碑 ，上 刻《乾 隆 御 制 实 胜 寺 碑 记》，又 称《实 胜

碑前记》，与团城北城楼上《实胜碑后记》相对

照 。《实 胜 碑 后 记》记 载 的 是 健 锐 营 平 定 大 小

和 卓 叛 乱 的 功 绩 ，《实 胜 碑 前 记》记 载 的 是 健

锐营在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中的功绩。碑文

中 讲 到 这 次 大 小 金 川 战 役 ：“ 去 岁 夏 ，视 师 金

川者，久而弗告其功，且苦酋之恃其碉也……

则 命 于 西 山 之 麓 设 为 石 碉 也 者 ，而 简 伙 飞 之

士 以 习 之 ，未 逾 月 ，得 精 其 技 者 二 千 人 ，更 命

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为经略，统之以行，且厚集

诸路之师，期必济厥事……酋长畏威怀德，厥

角请命。”同时又讲了健锐营的成立始末：“夫

已 习 之 艺 不 可 废 ，已 奏 之 绩 不 可 忘 。 于 是 合

成功之旅，立为健锐云梯营。”

此 外 ，在 香 山 山 麓 留 有 许 多 健 锐 营 的 遗

迹。比如，当时健锐营各旗驻地为训练用，都

建 有 碉 楼 ，是 由 大 小 金 川 之 战 俘 获 的 藏 族 俘

虏依照四川羌、藏族聚居地的碉楼建筑的，当

时 香 山 地 区 共 有 碉 楼 68 座 ，其 中 三 层 碉 楼 42

座 、四 层 碉 楼 24 座 、五 层 碉 楼 2 座 ，高 度 约 在

10 到 15 米之间，现仅遗剩 11 座。比如，当时，

健 锐 营 盖 有 9000 多 间 房 子 ，现 有 许 多 房 子 保

留 下 来 ，曹 雪 芹 故 居 就 是 当 时 健 锐 营 正 白 旗

的房子之一。

团城演武厅，刻印着清朝盛世的军威，也

展示着传统建筑的风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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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叶梅玉

黄 昏 几 乎 与 我 们 同 时 抵 达 湘 西 花 垣 县

扪 岱 村 。 它 像 个 十 足 的 顽 童 ，我 们 前 脚 来 ，

它 后 脚 就 跟 上 了 。 此 刻 ，村 庄 好 像 笼 罩 了 一

层 看 不 见 的 轻 纱 ，到 处 是 树 木 、房 屋 朦 朦 胧

胧的剪影。

一 切 仿 佛 刚 刚 睡 去 ，大 地 ，村 庄 ，村 庄 里

的 人 们 、牲 畜 ，全 都 寂 然 无 声 。 一 条 青 灰 色

的 石 板 路 从 公 路 边 延 伸 至 坡 脚 ，一 级 一 级 地

爬向山坡，蜿蜒至每家每户的屋门口。

偌 大 一 面 山 坡 上 ，岩 石 嶙 峋 ，石 屋 依 山

林 立 ，层 层 叠 叠 ，鳞 次 栉 比 ，在 夕 阳 的 余 晖

中 ，显 得 分 外 庄 重 夺 目 。 石 屋 有 的 房 门 朝 向

一 致 ，有 的 是 一 正 两 厢 院 落 ，有 的 是 单 独 院

落 ，由 一 石 拱 门 进 出 。 还 有 石 木 结 构 的 房

屋 ，下 半 身 为 石 头 ，上 半 身 为 木 板 、木 柱 、木

构 架 ，屋 顶 一 律 覆 盖 着 小 青 瓦 。 有 墙 身 为 石

头 的 ，也 有 墙 面 糊 满 泥 巴 牛 粪 和 干 草 混 合 物

的 房 屋 。 这 些 颇 具 历 史 感 年 代 感 的 风 物 ，无

不散发着原始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两 棵 素 有“ 湘 西 树 王 ”之 称 的 鹅 掌 楸 古

树 ，像 哨 兵 一 样 默 默 地 站 立 于 村 口 ，用 它 们

历 经 300 多 年 风 雨 依 然 如 故 的 枝 繁 叶 茂 ，迎

接 贸 然 前 来 的 我 们 。 那 挂 满 树 梢 、绿 油 油 的

鹅 掌 般 叶 片 ，不 时 交 头 接 耳 ，发 出 阵 阵 窃 窃

私 语 。 深 秋 ，它 们 摇 曳 出 一 树 金 黄 ，远 远 望

去，仿佛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。

扪 岱 是 石 头 寨 ，属 纯 苗 族 居 住 地 ，建 于

元 朝 ，距 今 已 有 600 多 年 历 史 。 中 原 涿 鹿 之

战 后 ，战 败 的 苗 族 祖 先 从 黄 河 流 域 一 路 向 西

南迁徒 ，为躲避战乱和追杀 ，来到崇山峻岭 ，

定 居 在 人 烟 稀 少 、荒 芜 贫 瘠 的 高 寒 地 带 。 元

朝 年 间 ，苗 族 的 一 个 支 系 隆 姓 祖 先 带 领 族 人

从沅水出发 ，过峒河 ，迁徙到湘西花垣县 ，发

现 了 扪 岱 这 块 风 水 宝 地 。 它 三 面 环 水 ，土 地

宽广 ，背靠悬崖峭壁 ，易守难攻 ，隆姓族人便

在扪岱定居下来 ，开荒耕作 ，繁衍子孙 ，像竹

子 发 遍 山 坡 ，像 鱼 虾 发 满 湖 江 。 而 今 ，扪 岱

村仍以隆姓为主 ，杂居着后来迁入的石、龙、

麻、吴等其他姓氏苗族。

抬 级 而 上 ，一 座 紧 挨 一 座 的 石 木 房 屋 ，

一 扇 又 一 扇 紧 闭 的 大 门 ，让 人 疑 以 为 这 里 是

空 心 村 。 正 怅 然 若 失 时 ，忽 闻 一 阵 酒 香 扑 鼻

而 来 。 我 们 追 寻 着 这 缕 清 香 ，绕 过 一 座 石 木

屋 ，拐过一道石围墙 ，踏上一层层石阶 ，来到

一 堵 半 人 高 的 石 墙 外 ，从 半 掩 的 院 门 ，瞧 见

院 坝 席 子 上 铺 着 一 层 金 黄 的 苞 谷 ，浓 烈 酒 香

阵阵袭来。

轻 轻 推 开“ 吱 呀 ”作 响 的 木 门 ，木 屋 里 有

一 个 70 多 岁 、头 发 灰 白 的 老 人 正 佝 偻 着 腰 ，

在 灶 台 前 蒸 苞 谷 ，木 制 蒸 笼 上 腾 起 的 袅 袅

热 气 ，溢 满 醉 人 的 苞 谷 清 香 。 地 上 摆 满 了 大

大 小 小 的 陶 罐 ，陶 罐 上 压 着 一 个 红 布 包 裹 的

盖 子 ，尽 管 盖 得 严 丝 合 缝 ，仍 闻 得 到 满 屋 的

酒香。

“老人家，您一个人烤酒？”

“ 一 个 人 做 噢 。”老 人 有 些 无 奈 地 告 诉

我 们 ，老 伴 在 上 头 屋 里 做 夜 饭 ，还 带 着 个

小 孙 子 ，帮 不 上 忙 ，儿 子 儿 媳 都 出 去 打 工

了 。 没 办 法 ，一 个 人 也 得 做 ，做 到 动 不 了

的 那 一 天 。

老 人 直 起 腰 来 ，抬 头 望 我 们 一 眼 ，笑

了 ：“ 我一个人一年要烤几千斤苞谷烧，年年

都 卖 光 。 我 从 不 拿 到 乡 场 上 卖 ，也 不 拿 到 城

里卖，全是外面的人找到村里，找上门来买。”

老 人 的 言 语 中 颇 有 几 分 自 豪 ，真 是“ 酒

香不怕巷子深，酒好不愁无人买”。

我 们 探 着 头 ，这 里 看 看 ，那 里 瞅 瞅 ，干 干

净净的地面 ，一尘不染的灶台 ，陶罐光亮 ，泛

着柔和的光泽。

见 我 们 对 他 的 苞 谷 烧 感 兴 趣 ，老 人 兴

奋 起 来 ，话 也 多 了 ，从 苞 谷 的 筛 选 ，到 清

洗 、蒸 料 、发 酵 、蒸 馏 等 环 节 ，从 烤 酒 所 用

无 污 染 的 高 山 天 然 井 水 ，到 传 统 的 发 酵 剂

酒 曲 、环 保 安 全 的 木 制 酿 酒 器 具 ，从 家 传 秘

方 烤 制 ，到 全 程 手 工 制 作 ，老 人 如 数 家 珍 ，

娓 娓 道 来 。

“ 你 们 可 以 试 一 下 ，看 味 道 如 何 。”老 人

转 过 身 ，揭 开 一 个 陶 罐 ，用 一 个 吊 勺 舀 了 两

勺，倒入一个白瓷碗中。

与 我 同 行 的 伙 伴 们 早 已 抵 挡 不 住 酒 的

诱 惑 ，一 人 尝 了 一 口 ，品 咂 回 味 ，大 呼 过 瘾 。

我 看 着 他 们 一 个 个 满 脸 陶 醉 的 样 子 ，滴 酒 不

沾 的 我 也 按 捺 不 住 跃 跃 欲 试 的 心 ，忍 不 住 端

起 碗 ，抿 了 一 小 口 。 酒 并 不 辛 辣 ，很 好 入

喉 。 细 细 地 品 咂 、回 味 ，只 觉 得 万 般 美 妙 滋

味一并涌入喉舌 ，滑入腹内 ，浸入五脏六腑 ，

每 一 个 毛 孔 ，每 一 处 细 胞 ，竟 是 从 未 有 过 的

妥帖、舒适，那种感觉，真是舒服。

伙伴 们 不 满 足 于 浅 尝 辄 止 ，于 是 ，一 人

买 上 10 斤 酒 ，一 人 提 着 一 个 塑 料 壶 ，畅 然

离 去 。

走 在 石 板 路 上 ，远 远 地 听 见 了 说 话 声 ，

原 来 是 背 着 背 篓 、荷 锄 归 来 的 农 人 。 不 远

处 ，有 狗 汪 汪 地 吠 叫 着 ，用 它 们 的 方 式 迎 接

暮归的主人。

暮 色 四 起 ，一 户 户 人 家 次 第 亮 起 了 灯

光 。 橘 红 色 的 光 晕 里 ，依 稀 可 辨 那 团 浓 得 化

不开的炊烟 ，只是一瞬间 ，它便四处逃逸 ，悄

无声息地融入了无边的夜色中。

这 一 刻 ，乡 村 像 打 了 个 盹 ，苏 醒 过 来

了。被无限放大的人语声、吆喝声、狗吠声 ，

一 波 一 波 地 涌 来 。 我 站 在 鹅 掌 楸 古 树 下 ，回

味 着 满 嘴 的 余 香 ，任 渐 深 渐 浓 的 夜 漫 过 来 ，

将我湮没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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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美坑潘
□ 叶艳莉

如 果 说 ，有 谁 最 记 得 坑 潘 村 的 历 史 ，那

就是村口的老樟树了。老樟树已 800 岁的高

龄了 ，几乎与村庄的历史相始终 。“欲问坑潘

在何方 ，樵夫遥指百丈樟 。”古老的大樟树已

成为坑潘村的地标。

这 个 地 标 对 村 民 来 说 ，不 仅 是 自 然 与 地

理 意 义 上 的 ，更 是 历 史 与 精 神 意 义 上 的 。 中

国 美 院 为 村 中 的 文 化 礼 堂 设 计 形 象 标 识 时 ，

就 使 用 了 大 樟 树 的 形 象 。 七 八 百 年 来 ，村 民

们围绕着大樟树繁衍生息，绵延不绝。

村 庄 的 历 史 ，从 一 个 叫 潘 从 制 的 人 开

始 。 南 宋 淳 祐 十 二 年（1252 年），他 从 浙 江 温

州 永 嘉 岭 头 翻 山 越 岭 ，来 到 了 浙 江 温 岭 坞 根

镇 东 北 部 的 这 一 方 土 地 ，从 此 落 地 生 根 ，成

为 坑 潘 村 的 始 祖 。 一 条 溪 坑 穿 村 而 过 ，潘 氏

后人聚居于溪坑之畔，遂有“坑潘”之名。

大 莱 山 中 麓 下 面 ，坑 潘 溪 静 静 地 穿 村 而

过 ，坑 潘 村 就 在 山 环 水 抱 中 ，在 历 史 的 长 河

里 ，形 成 了 山 谷 滩 地 与 水 网 结 合 的 村 落 地

貌 ，风 景 格 外 秀 丽 。 古 树 、古 民 居 、古 台 门 、

古 祠 堂 、古 庙 、古 井 、古 道 散 落 村 中 ，淳 朴 自

然 ，有 一 种 清 水 出 芙 蓉 之 美 。 村 中 老 宅 多 用

蛮 石 砌 就 ，或 大 或 小 不 规 则 的 蛮 石 组 成 墙

面 ，看似凌乱无序 ，实则随机赋形 ，有一种乱

石 铺 街 的 率 真 奇 趣 ，间 或 从 石 缝 中 探 出 几 棵

小 草 ，或 者 点 缀 些 斑 驳 的 青 苔 ，一 股 历 史 的

陈 香 便 扑 面 而 来 。 古 台 门 就 在 大 樟 树 旁 ，它

的 主 人 是 民 国 时 一 个 叫 潘 梦 桃 的 村 民 。 坑

潘 村 历 史 上 盛 产 生 姜 ，闻 名 遐 迩 。 潘 梦 桃 就

是 靠 种 姜 发 了 家 ，渐 成 村 中 首 富 。 于 是 ，他

把 自 己 的 光 荣 与 梦 想 安 置 于 村 中 的 古 樟 旁 ，

筑 屋 三 间 ，并 请 村 中 最 有 学 问 的 私 塾 先 生 为

台门题写了对联 ：“古荫蔽庐舒瑞霭 ，碧溪绕

舍 奏 清 音 。”横 批 ：“ 辉 迎 北 极 。”当 那 笔 力 遒

劲的对联映入眼帘，时光仿佛凝滞了一般。

但 是 ，时 光 总 是 不 断 向 前 的 。 坑 潘 人 请

来 了 中 国 美 院 的 专 家 ，为 村 庄 的 建 设 出 谋 划

策 ，实 现 了 村 庄 的 有 机 更 新 。 经 过 专 家 的 巧

妙 点 化 ，坑 潘 村 面 貌 一 新 ，“ 梦 贤 草 堂 ”和 文

化礼堂就是其中的精彩作品。

“ 梦 贤 草 堂 ”原 是 蛮 石 墙 的 老 屋 ，专 家

们 保 留 了 房 子 最 具 坑 潘 特 色 的 元 素 蛮 石

墙 ，但 巧 用 玻 璃 使 老 屋 更 加 通 透 明 亮 ，又 对

内 部 进 行 了 重 新 设 计 ，在 保 留 乡 村 原 有 木

梁 架 体 系 的 基 础 上 ，结 合 现 代 功 能 与 技 术

要 求 进 行 装 修 。 草 堂 外 亦 修 整 一 新 ，地 面

铺 设 溪 石 ，与 蛮 石 墙 面 形 成 呼 应 ，并 放 置 石

臼 等 老 用 具 ，旧 时 光 便 依 稀 重 现 。 文 化 礼

堂 毗 邻“ 梦 贤 草 堂 ”，原 是 两 层 破 败 的 民 房 ，

经 改 建 后 ，成 为 小 剧 院 式 的 多 功 能 厅 ，一 个

具 备 听 戏 、表 演 、开 讲 、聚 会 等 功 用 的 空 间 ，

既 有 纯 朴 的 乡 土 味 ，又 有 清 新 的 现 代 感 ，文

艺 范 十 足 。

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灰雕也被用来扮

靓 村 庄 。 徜 徉 在 坑 潘 村 ，院 墙 上 由 村 中 老 艺

人 潘 连 忠 创 作 的 灰 雕 作 品 栩 栩 如 生 ，让 人 目

不暇接。福禄寿喜、春播秋收、二十四孝、田

园 生 活 …… 那 些 寄 托 着 村 民 美 好 愿 景 、描 绘

着 传 统 农 耕 生 活 、传 承 着 中 华 美 德 、回 荡 着

缕缕乡愁的灰雕画卷，让人回味不已。

醉 美 坑 潘 ，吸 引 着 人 们 纷 至 沓 来 。 文 友

们来了 ，摄友们来了 ，画友们来了 ，驴友们来

了 …… 群 贤 毕 至 ，少 长 咸 集 。 山 村 如 此 多

娇，教人如何不折腰！

本版插画 王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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